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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阐释者:模仿论的脉络、权限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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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模仿论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影响力极大的时尚哲学理论。 它源于西方,但也是我国当下时尚文化发

展的重要参考资源。 该理论认为,时尚是一种指向“优势”群体的社会模仿行为。 “优势”判定标准的演变过程

见证了时尚模仿论从单一滴流模型到多维泛流模型的反思修正历程。 修正之后的模仿论消除了理论体系脱节

于现实案例的危机,具有极高的解读权限和社会意义。 它既是时尚产业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现代文化健

康发展的有力指导。 时尚模仿只有以理性的分析为根基,才能保障时尚世界的长期生存,并推动当代社会文化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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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流动世界,它覆盖了当代社会的绝大部分生活领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

象[1] 。 相较于现代时尚文化数百年的历史,时尚哲学理论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形成了多种话语体

系,如时尚符号学、时尚身体美学、时尚精神分析学等。 这些理论立足于各种独特的视角,基于具有一定

差异性的概念基础,打造出了立体丰富的对话空间,提出了相互碰撞的多元观点。 它们既全方位地展现

了时尚世界的复杂性,也描画出了时尚理论的学术研究版图。

在众多时尚哲学理论中,时尚模仿论是其中历史最悠久,且影响力最大的话语体系之一,其核心是

将时尚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模仿行为。 亚当·斯密、斯宾塞、加尔夫、康德、西美尔等哲学家的时尚思考都

属于这一领域。 川村由仁夜就曾总结说,“模仿”是早期学者在探讨“时尚”时不约而同提出的概念,“模

仿”就是时尚分析的基本元素[2]20。 而这种默契也延续至今,国内外不少时尚研究者都明确肯定了时尚

的模仿性。 当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跟风”“盲从”“种草”等词汇也正是对时尚模仿性的精准总结。

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时尚哲学理论话语模型,时尚模仿论的发展历程、解读权限、现实意义等层面

都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解读。 虽然西美尔的时尚哲学被公认为时尚模仿论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时尚

模仿论起源或终止于西美尔,也不意味着时尚模仿论就是西美尔式的时尚哲学。 如果不对模仿论的发

展历程进行梳理,我们便只见其理论顶峰,而不见其辽阔山脉;如果不对模仿论的解读权限进行界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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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只知其基本内涵,而不知其话语优势;如果不对模仿论的现实意义进行剖析,我们便只知其理论架

构,而不知其价值功能。

历经约 3 个世纪的发展,时尚模仿论已经从单一维度的滴流模型扩展成了多元维度的泛流模型。

通过对时尚世界的全面覆盖,模仿论收获了极高的时尚文化解读权限,它不仅能较为精准地解读绝大部

分的时尚现象,还有助于引导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它是源于西方的时尚理论体系,虽然有继续完善的

空间,但对中国的时尚文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一、模仿论的发展脉络:从单一滴流到多维泛流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时尚模仿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初期。 它将时尚文化概括为一系列

的社会模仿行为。 其基本模型为:模仿者出于某种目的,模仿另一“优势”群体的衣着、饮食、日常举止

等生活方式,以期融入这一“优势”群体;被模仿者为了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则不断创造新

的生活方式。 由此,时尚在模仿和逃离模仿的拉锯中持续前行。 趋同和存异虽然是两股相互对抗的力

量,却共同保障了时尚的永恒运转。 正如西美尔所言,时尚是我们“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

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 [3]96 之一。 不过,究竟何为“优势”? 为什么要去模仿“优势”群体? 不同文

化语境中存在着相异的回答。 由此,以上述模型为基础,“优势”判定标准的演变过程描画出了时尚模

仿论的主要发展脉络。

(一)滴流模型:传统框架中的纵向攀爬

在 20 世纪以前的时尚模仿论中,“优势”的判定标准主要与传统社会中的阶层地位和经济水平相

关。 因此,时尚模仿者基本对应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被模仿者对应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 模仿者的模

仿动机是通过外表的相似性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他者认可,并实现内心的满足感;被

模仿者则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保护自身社会地位的优越性。 正如利波维茨基所言,这一时期的时尚是

“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模仿和从众现象” [4]243。 社会阶层的领导者与时尚文化的领导者基本实现了重

叠,时尚文化体系依附于社会阶层体系。 这种模型被称为时尚滴流理论(Trickle-Down),它概括了时尚

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就像水滴一样自然地落下。

滴流模型是西方早期时尚哲学理论中的主要范式。 18 世纪初期,曼德维尔就曾生动地描述普通小

贩的妻子、商人的妻子、宫廷中的贵妇人之间的从下至上的模仿和从上至下的潮流传播。 对于贵妇人而

言,“只要那班漂亮市民开始模仿她们正在穿的服装,她们便总是能够换些更新颖的款式” [5]103-104。 此

后,亚当·斯密也曾总结说,“正是由于我们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

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 [6]75
 

。 他们的服饰是时尚,他们的语言是时尚,甚至他们的愚蠢也是时尚。

19 世纪中期,斯宾塞在论述时尚模仿时同样明确肯定,时尚的目的是建立相似性
 [7]205,“它有助于模糊

并最终消除阶级区分的标志”
 [7]210。 而在西美尔的时尚哲学中,这种模型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西

美尔相信,“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阶级之中” [3]101。 时尚
 

“一方面意味着结交同等地位的人,另

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人作为整个群体排斥地位较低的人” [8]95。 这也正是凡勃伦所说的时尚传播中的

“荣誉准则”
 [9]101-102

 

。

滴流模型之所以曾在时尚哲学界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其产生和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

应,且能较为准确地解读当时的各种时尚现象。 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文化诞生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型的过渡时期。 此时的社会层次结构仍旧在较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社会的模式和标准,但阶层之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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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 人们对“优势”的界定虽然仍旧以阶层高低为主要标准,但每个人都拥有

了获取“优势”标签的权利和可能性,拥有了释放竞争欲望的空间。 现代社会的“优势”群体成为了“每

个人都能进入的阶级,一个全新的、不断扩张的阶级;它是流动的而不是世袭的阶级”
 [10]76。 每个人都可

以在流动的世界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为时尚模仿行为打破了社会规约层面的限制和禁忌,也为

滴流模型搭建出了基本的框架。

同时,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同步发展也提高了时尚模仿在操作层面的可行性。 时尚通常需要以各类

商品为载体。 快速优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对服饰等日用商品在数量和种类层面的提升为时尚模仿打造了

足够多的载体,也为滴流模型填充了丰富的实践内容。 由此,时尚模仿论的滴流模型成为了解读早期时

尚的最佳话语范式之一。

(二)泛流模型:现代世界中的横向流动

然而,滴流模型的模仿论虽然有明晰的框架结构,也有合理的原理支撑,但面对大众文化崛起的现

代社会不仅显得力不从心,还遭遇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巨大生存危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多元文化

并存的社会,19 世纪左右以来的现代时尚传播也是一个多维交错的网络。 而无论是将经济地位还是社

会阶层地位作为“优势”的参考体系,早期模仿论都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层系统,“无法预料当代模仿和

竞争消费模式的全部复杂性”
 [11]271。 布鲁默就曾直白地指出,西美尔的滴流模型无疑是现有时尚理论

中最好的,但它却只适用于 17 至 19 世纪的欧洲时装体系,不能解释现代社会多元领域中的时尚

现象[12] 。

现代时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社会阶层体系,其传播“不再只有自上而下这一种方式,
 

也可以是自下

而上或者是横向的,
 

是一个多渠道、多元化的社会过程”
 [13] 。 起源于劳动群体的休闲时尚,兴起于街头

青年群体的亚文化时尚,以及来源于原始部落的异域风情时尚都是滴流模型无法解释的时尚案例。 威

尔森就曾直接质疑街头时尚的传播方向,“当充满颠覆色彩的朋克装束出现在巴黎的时装展示会上时,

谁能说清这是一种创意还是一种模仿?” [14]223 菲尔德也总结说,“无论小众群体的地位有多低,占统治

地位的大众群体也总是会从他们那里借鉴各种文化形式。” [15]同时,时尚模仿的目的和动机也不再仅限

于提升社会地位,它还涉及塑造个性化的自我形象。 明显可见,单一维度的滴流模型已经对上述时尚现

象失去了话语权,它只能抓住现代时尚浪潮中的一股支流,而任由其他时尚潮水将其淹没。

鉴于此,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时尚文化的发展和扩张,时尚模仿论不得不开始反思和修正自我。

当时尚传播的方向从单一的纵向角度延展为交错的杂乱角度时,多维的时尚模仿现象就只能被无方向

性的泛流模型(Trickle-Across)所解释。

滴流模型将传统社会中的阶层高低作为“优势”的主要判定标准,泛流模型则打破了“优势”的唯一

性,用多元的群体分界替换了单一的阶层分化,展现出了后现代文化的特点。 在异质文化共存的社会

中,随着个体价值的凸显,“优势”不再简单地指向垂直方向的等级优劣,而是表征着水平方向的个性差

异。 年轻、成熟、活泼、稳重、繁复、极简、经典、新异……都可以成为“优势”的解说词。 不仅所有的人都

可以成为模仿者,所有人也可以被他人视作被模仿者。 正如塔尔德所言,“如果贵族身份被自然挑选的

方式取代,社会威望就必然转移到杰出个人的社会性之上,此时,人们模仿的就仅仅是杰出个人的一个

侧面。”处处都受人模仿的完美形象将不复存在,“在诸多方面受到别人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

那些模仿他的人” [16]167。 由此,通过扩展时尚传播的渠道方向,理论层面的模仿论跟上了现实时尚世界

的前行步伐。

相对于滴流模型的宏观视角,泛流模型的时尚模仿论更加微观,它从关注阶层意义上的群体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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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独具特性的个体。 泛流模型会更加充分地考量时尚模仿的具体文化语境,有针对性地分析每一个

时尚案例的“优势”标准,这也是麦克瑞肯所提出的滴流理论的修复方案[17]50-51。 通过丰富“优势”的含

义,泛流模型精准地把握住了大众文化的特征,适时地步入后现代语境。 它成功地将滴流模型收纳进了

自身,并有效填补了传统模仿论与当代多元时尚文化之间的鸿沟,大幅扩展了时尚模仿论的适用范围。

至此,时尚模仿论消除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危机,其生存活力得以延续,其解读权限也得以持续提升。

二、模仿论的解读权限:全域视角的时尚剖解

修正之后的模仿论对时尚文化有着全方位的解读能力。 它用横向长度和宽度与纵向深度交织而成

的紧密网布覆盖了整个时尚世界。 从潮流的传播方式到大众的接受过程,从个体层面的心理动机到社

会层面的环境限制,从物质层面的载体形式到符号层面的意义内涵,时尚模仿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足其

中。 这既是其广泛适用性的体现,也是其社会价值的展现渠道。

(一)长度权限:时尚运作的全程覆盖

模仿论立足于时尚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维度,从水平横向的长度层面对时尚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有

效覆盖。 相较于模仿论,其他时尚理论模型都因自己的立足点过于集中和狭窄,而对时尚文化的覆盖面

略显不足。 例如时尚符号学着重探讨时尚意义的产生和变化方式[18] ,却相对忽视了时尚文化的模仿维

度,由此只能解释时尚如何产生,而不能准确地说明时尚如何传播。 时尚精神分析理论同样偏重时尚的

变化,而忽视时尚的趋同性扩散。 例如坎贝尔认为时尚诞生于人的求新本能[11]283,但求新只是时尚变

化的原因,无法解释新奇的时尚样式得到群体认同的过程;毕竟求新与模仿是两种相异指向的行为,前

者指向差异,后者却指向相似。 与此类似,弗吕格尔与拉韦尔的“移动的诱惑地带”理论也无法解释时

尚的扩散过程。 此外,时尚身体美学的视角更为微观,它主要关注身体与具体时尚事物的关系,而不重

视这些事物成为时尚的原因和过程;因此,它探索的是个体与时尚的关系
 [19] ,而非时尚文化本身。

相比之下,时尚模仿论用动态的模仿过程涵盖了时尚文化的产生、传播、接受和持续过程,具有更为

广阔的全域视角;它虽然还未达到细致入微的解释精度,却能全面把控时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它既能

解读时尚权威者对流行趋势的引导过程,也能分析时尚追随者对潮流的跟从风潮;它通过将时尚总结为

模仿与变化并存的自我推动系统,在社会学层面实现了物理学意义上难以达成的永动机梦想。

(二)深度权限:时尚诞生的根源挖掘

模仿论不仅为时尚的运作过程建构了一个宽阔的结构模型,还从垂直纵向的深度方向挖掘了时尚

背后的人性根基,这为模仿论的合理性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曼德维尔、斯密、康德、加尔夫等学者就

曾明确肯定,时尚源自人类模仿优势群体的天性。 他们认为,“时尚是人类社会本性的结果”
 [20]67。 “我

们自摇篮起便热衷模仿那些超过我们的人” [21]268,这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 [22]120。 斯宾塞通过分析时

尚模仿中的竞争心理和崇敬心理,同样将时尚与人类本能联系在了一起。[7]206 西美尔则更进一步将时

尚解释为人的双重本性的外化,即趋同性与差异性的共同结果[3]96。 可见,模仿论已经挖掘到了时尚诞

生和运转的最深层根源,涉足时尚精神分析学的领域。 同时,它还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时尚产生于特定

社会形态中的过程和原因。

从模仿论的基本模型可知,时尚的产生以人群中的各种差异为前提,并且这些差异允许被自由地削

弱、消除和变更,由此差异性、自由性、流动性构成了时尚成功运作的三大关键点。 其中,差异性是时尚

模仿的起始点,自由性和流动性是时尚模仿的展开条件。 基于此,时尚虽然以人的模仿本能为支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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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社会形态都允许时尚的出现,这一论点在模仿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例如,斯宾塞认为,

时尚是工业型社会的伴生物,它意味着在和平活动取代战争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自由[7]209。 西美

尔则肯定,时尚几乎不存在于没有阶级的社会中[3]101。 加尔夫虽然相信所有社会中都存在时尚,但他也

明确承认,社会差异越复杂,社会文化越自由,时尚就越发达[20]69。 这同样说明,社会形态对时尚文化的

存在状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样,时尚现象虽然以人的本性为基础,但只有在差异与

自由并存的现代社会才大量出现。

可见,时尚模仿论不仅考虑了内在的、个体层面的模仿动机,还兼顾了外在的、社会层面的运作环

境;它不仅潜入了人性深处,还将深层的人性特征带向了外层的社会结构。 时尚模仿只有在现代社会中

才能全面展开,因为现代社会能为时尚提供差异、自由和流动的氛围。 它允许差异,但不固化差异,它允

许模仿,但也提倡更新,这为时尚中的模仿追逐游戏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宽度权限:时尚元素的多维兼容

时尚模仿论的基本框架以人为中心,它深耕于人性本能,聚焦于时尚文化在人际间的传播方式。 但

与此同时,模仿论兼顾了时尚文化的其他构成要素,展现了其理论体系在宽度层面的丰富性。 首先,作

为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时尚模仿不仅涉及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还涉及模仿行为中的物质载体及其含

义,各种维度的“优势”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含义。 因而,模仿论的阐释范围必然兼顾着时尚中的各种

具体事物及其符号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时尚符号学的分析责任。

其次,模仿论并未给具体的时尚模仿对象划定一个有限的边界,这使其保有了极高的包容性,能面

对当下时尚事物的日趋多样化。 无论被模仿的具体对象是一种装扮风格、一种行为方式、还是一种思想

范式,它们的基本属性均不会构成其成为“时尚”的障碍。 斯密、塔尔德、西美尔等学者在建构模仿论

时,都没有将时尚的边界框定在服饰领域。 “时尚能够吸收所有外表上的东西并且把任何选择了的东

西抽象化:任何既定的服饰、艺术、行为形式或观念都能变成时尚” [3]122。

同时,模仿论并非简单地收纳时尚文化的各种要素,它还建立了各个要素间的关联性,强化了自身

的理论统一性。 时尚模仿的具体对象是时尚心理动机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表达,承载着各种象征意涵,它

们或是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或是个性自我的彰显。 时尚心理动机又驱动着模仿行为的发生,是时尚持

续运作的推动力。 模仿行为则以具体对象为实现渠道,并将其作为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 由此,人性本

能、模仿行为、传播过程、物质载体、符号意义等时尚构成元素用其自身的结构特征以及彼此间的多维关

系共同展现了时尚模仿论在宽度层面的优秀把控能力。

可见,模仿论为我们理解时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它既展现了时尚的运作模式,也揭示了时尚

的持续方式;它既挖掘了个体层面的心理动机,也考虑了社会层面的文化影响;它既能解读人的行为,也

能分析物的意义。 它就像一张紧实的理论之网,完整地覆盖了整个时尚世界。 全域的剖析视角不仅为

时尚模仿论开拓了极广的解读范围,也让它在时尚文化发展中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模仿论的现实意义:社会发展的优引导

虽然传统的滴流型模仿论与当下的时尚现象有不少脱节之处,但经过泛流模型的反思和修正,模仿

论已经能较好地贴合现代时尚。 它不仅在时尚世界中表现着自己优秀的解读能力,还展露出了对时尚

文化发展的指导价值。 模仿论不仅可以帮助时尚生产者理解流行趋势的变化原理,合理安排设计和制

造计划,还可以用其逆向结构引领审美风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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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引导:时尚产业的决策指南

时尚产业是现代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化的展现舞台。 合

理的设计和生产规划是时尚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流行趋势则是引导相关生产者制定合理规划的

关键元素,而模仿论正是帮助生产者预测流行趋势的重要话语资源,这是时尚模仿论最直观的现实价

值。 虽然模仿论本身并非一种直观的经济学模型,但它冲进了时尚经济的最深层,从存在论的哲学维度

揭露了现代时尚产业的基本运作逻辑,指出了流行趋势的形成原理,即利用人们对“优势”群体的趋同

本能,设置合适的模仿对象和模仿时机。 生产者可以依据自身的品牌定位,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背景,

了解其目标受众对“优势”的判定标准,继而设计出最符合这一判定标准的产品。 同时,生产者可以随

时关注这一产品的传播速率和范围,一旦它被大量的消费者所接受,就应该开始提前研发新的产品样

式,就如“优势”群体会不断创新那样。

高街时尚对高端品牌的快速模仿,“山寨” “同款”商品的大量涌现,都是模仿论在生产决策中的引

导作用的佐证。 虽然时尚模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模仿”这一内驱力无疑是时尚产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之一。 一方面,时尚追随者的模仿行为能提升商品的销量,进而间接促进商品的产量。 在由消费驱动

的时尚产业经济中,消费者的趋同心理构成了生产者制造商品的重要动机之一。 另一方面,模仿又推动

了时尚产业的持续创新。 因为模仿行为大幅提升了时尚商品与“优势”的关联性的减弱速率,并加快了

时尚商品意义价值的消散过程。 这正是趋同与存异的时尚拉锯力在产业实践中的体现,也是时尚世界

中的“盗版悖论”。 模仿虽然看似对原创者不利,但在时尚产业中,“复制可能促进了创新并有益于原创

者”,“完全停止复制将扼杀时尚” [23] 。 模仿和复制“诱发了对新设计的渴望”,“并告知给消费者新的潮

流是什么,进而让其追随” [24] 。

可见,模仿论不仅高度概括了时尚产业的运作过程,更是时尚生产决策的理论指导。 模仿论并非提

倡抄袭行为,而是阐明了时尚消费中的趋同本能。 它引导时尚生产者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具体心理动机,

帮助生产者在时尚传播系统中找到合适的创新节奏和发展方向,利用人们的趋同本能促进文化产业的

持续创造。

不过,上述指导功能的切入点偏重模仿者对时尚的推动作用,相对忽视了被模仿者对时尚的引领作

用;但这种引领作用却是时尚模仿论的另一种重要价值,它启发了我们,时尚的模仿性不仅能推动时尚

产业的发展,更能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文化引导:审美风气的方向指引

时尚具有模仿性,时尚潮流具有集中多元选择的聚焦性。 虽然泛流的现代时尚看似交错无序,但主

导性的流行趋势仍旧能用指向相似性的模仿行为创造出无序中的秩序。 正如布鲁默所言,时尚将秩序

带到变动不居的当下[12] 。 桑巴特也认为,“每一种时尚都会迫使很多人统一他们的需求” [25]311。 通过

模仿论的这一解读可见,时尚是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的有效渠道之一,垃圾分类、废物回收等“新时尚”就

是时尚引领文化的现实例证。 而时尚模仿中的“优势”群体正是最主要的引领者。

“优势”群体是时尚世界中的被模仿者,也是时尚的生产者。 他们的选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潮流趋势,进而影响社会审美风气,因此“优势”群体承担着引领文化发展的重任。 他们需要时刻明确

自身的社会责任,认真审视自己的各种抉择,不能让无底线的利益追求和经济操控侵蚀了基本的价值观

念,否则时尚不仅不能成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反而可能成为其阻碍者。

以粉丝文化为例。 在粉丝文化圈中,偶像占据着“优势”的位置,其种种行为通常会直接影响粉丝

群体的选择,时尚消费领域尤其如此。 “明星同款”和“带货”等概念所揭示的正是时尚世界中的偶像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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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服饰、化妆品、文具、餐厅、运动方式、电影、音乐……明星偶像能在各个领域引领时尚潮流。 但是,部

分明星却为自己的粉丝提供了不良的模仿对象,例如吸烟、说脏话、过度消费等。 此外,部分粉丝为了表

达对偶像的大力支持,会盲目地购买多件相同的商品,用“砸销量”的手段粗暴维护偶像的引领地位;同

时,相关产品的生产商也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在其中推波助澜。 在从追星到造星的转向中,“粉

丝”身份为时尚模仿增添了一层强大的动力,粉丝不是简单地追随偶像的时尚选择,更是用时尚模仿行

为塑造着自己的偶像。 在时尚模仿动机增强的同时,偶像的引领作用也在同步提升。 虽然这些现象可

能超出了狭义的时尚范畴,但足以展示时尚“优势”群体对青少年强大的文化引导力量。

这种引导力量不仅是一种时尚权力,更是一种文化义务。 偶像是粉丝文化中重要的意见领袖,其

“个人的言行举止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应该为“青少年群体树立良好的价值导向”
 [26] 。 “优

势”群体应该自觉地做出良好的选择示范,进而引导其模仿者做出同样优良的选择。 这种“优良”不仅

包含良好的审美品位,更包括了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每一个“优势”个体应有的自觉。 同

时,大众媒体也应该借助时尚的模仿性,引导人们模仿真正优秀的“优势”群体,让真实可证的优势取代

“未经考察的假设” [27]436-437 的优势,让“学术追星”等正面活动成为常态,让优秀的“生产偶像” [28]155 获

得消费领域的认可,让理性的价值判断指导感性的时尚选择。

四、结语:时尚文化的理性根基

模仿论虽然不能代表时尚理论话语体系的全貌,却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价值。 首先,它为我们理解

时尚文化搭建了一个简洁明了且适用性较强的框架。 它通过解读时尚文化的诞生原因、运作方式、变化

过程、符号意涵等维度,描画了一个立体且丰满的时尚形象。 虽然在解读具体的时尚案例时,模仿论也

需要其他理论话语的补充和辅助,但这并不能否定模仿论在解读权限方面的多种优势。 利波维茨基曾

试图将现代时尚从模仿论体系中解放出来,但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绝对的认同。 因为即便在短暂性和

新颖性占主导地位的“完美时尚时代”,时尚也只能通过模仿而维持自身的存在,时尚不仅关乎个人的

独特性,还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 利波维茨基显然“过分夸大了消费中的个人体验、感受或者浪漫

主义伦理” [29] ,他这次不够成功的尝试正是时尚模仿论的高度包容性的例证。 其次,时尚模仿论从滴流

模型到泛流模型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紧跟时代步伐的案例。 它启示着我们,文化哲

学理论研究必须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并时刻反思自己与现实的贴合度,以免落后为历史书中的陈旧理论

或空虚假设。 第三,时尚模仿论还引导我们关注时尚参与者的社会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既是

模仿者,也是引领者。 作为模仿者,我们应该理性地判断自己的时尚选择和实际需求,避免盲从;作为引

领者,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自己设置时尚风向标的责任,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个抉择。

虽然时尚选择并非理性的逻辑思辨,但当代的时尚模仿应该以理性判断为基础。 虽然时尚有弱化

传统社会规范的功能,但时尚并不应该突破道德文明的底线。 道德立足于人性中最强烈的情感,它也许

会受到时尚的挑战,但并不会被完全歪曲[6]255。 这不仅是时尚文化的底线,更是社会价值的底线。 我们

应该坚守罗兰巴特指出的时尚在道德层面的不可能性
 [30]165,维护高于时尚逻辑的社会价值逻辑,不能

让时尚创新极端化为肆意地打破社会规范,不能让时尚模仿沦落为蒙昧的从众追随。

康德曾说,蒙昧的状态就是“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

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我不需要去做任何思考,因为有别人去帮我做

·701·



那些伤脑筋的事情[31]22-23。 如果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对待时尚,便会陷入这种有待启蒙的蒙昧状态。 时

尚偶像能为我做一切选择:时尚杂志能替我挑选衣服,时尚达人能替我制定护肤计划,时尚博主能替我

发现新潮事物……而跳脱出这种状态的唯一方式,就是让理性分析走在时尚模仿之前。 时尚只是为我

们指出当下的潮流方向,最终决定走向何方的人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理性。

时尚虽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审美现象,但它只是单调日常生活中的调剂,是使用价值之上的文化添

加剂。 只有理性地对待时尚,在合理的范围内参与时尚模仿,才能将时尚的逻辑限定在社会文化价值体

系之内。 无论是时尚中的模仿者还是被模仿者,只要坚守社会文化的价值底线,就能让时尚文化持久且

健康地永恒运转,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时尚模仿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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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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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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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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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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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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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Imitation
 

theory
 

is
 

a
 

philosophical
 

fashion
 

theo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great
 

influence.
 

Although
 

it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i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fashion
 

culture
 

in
 

China.
 

According
 

to
 

fashion
 

imitation
 

theory,
 

fashion
 

is
 

imitating
 

the
 

“superior”
 

group.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criterion
 

of
 

“superior”
 

has
 

witnessed
 

the
 

evolution
 

of
 

imitation
 

theory
 

from
 

trickle-down
 

to
 

trickle-across.
 

The
 

revised
 

imitation
 

theory
 

eliminates
 

the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and
 

has
 

a
 

wide
 

interpretation
 

spectrum
 

with
 

ri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fashion
 

industry
 

decision-making,
 

but
 

also
 

an
 

effective
 

guid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ulture.
 

Only
 

based
 

on
 

rational
 

analysis
 

can
 

fashion
 

guarantee
 

its
 

long-term
 

existence,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fashion;
 

imitation;
 

trickle-down;
 

culture
 

industry;
 

fan
 

culture

[责任编辑:孟西]

·901·


